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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瑞羅*

托梅．皮雷斯
《東方概要》中的東南亞

* 洛瑞羅（Rui Manuel Loureiro），里斯本大學歷史學博士，澳門大學客座教授和葡萄牙（里斯本）東南亞研究中心研究員。現為
東方基金會獎學金獲得者。

托勒密地圖，引自於：Hartmann Schedel 之 Liber chronicarum（紐倫堡，1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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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是著名的第一位被

派往中國的葡萄牙使臣，也是《東方概要》（Suma

Oriental）一書的作者。它是在發現印度航路之後由

歐洲人撰寫的第一部偉大的亞洲地理著作。（1）根據

16 世紀的文獻記載，托梅．皮雷斯是堂．若奧二世

（1481-1495 在位）的藥劑師的兒子。儘管出身卑

微，卻可能在葡國宮廷的環境中受到教育，而他童

年的一個朋友正是後來成為印度總督的葡萄牙大名

鼎鼎的貴族洛伯．蘇亞雷斯．德．阿爾貝加利亞

（Lopo Soares de Albergaria, 1460-?）。（2）然而，

作為對這種推測的默認，皮雷斯自己曾在其地理文

獻中提到那個“讓人養成壞毛病”的環境的“種種優

越”。（3）

他決意子承父業，據一位與他同時代的史學家

說，他曾擔任皇家成員的藥劑師一職（4），具體地

說，當後來成為堂．若奧三世（1521-1557 在位）的

國王於 1502 年出生後不久（5），皮雷斯便為他服

務。托梅．皮雷斯可能在 1490 年前不久就已經開始

了他的職業生涯，因為他後來曾說在 1511 年前往印

度之前的二十幾年裡擔任過藥劑師。（6）不論如

何，他的出生日期——也許出生在里斯本，他的一

些家人居住在那裡，也許是在雷依利亞，如果我們

接受旅行家和冒險家費爾南．門德斯．平托

（Fernão Mendes Pinto, 1514-1583）（7）更晚些時候同

時也更具有爭議的說法的話——絕對應在 1470 年以

前，因為在二十多歲之前，他很難勝任一個如此敏

感的職務。

托梅．皮雷斯最初的生活是默默無聞的，人們

無從瞭解他在去東方之前的生活。他是否已經在葡

萄牙以外旅行過？他是否受過正規教育？關於第一

巽他海峽圖（1602），作者：Lucas Janszoon Waghena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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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問題，根據零散的文獻記錄提示，我們的這位藥

劑師可能訪問過意大利的一些港口、摩洛哥沿海城

市阿薩莫爾（Azamor），甚至到過地中海東部的羅

德島（Rodes）。但在這些記錄中沒有一例足以下對

問題定論。關於他可能受到的教育，也沒有令人信

服的資料存在。16世紀葡萄牙史學家的意見是含混

的。加斯帕爾．科雷拉（Gaspar Correia, ? -1563）曾

寫到，皮雷斯是“一個十分謹慎並對印度的任何事

物都充滿好奇的人”（8）。費爾南．洛佩斯．德．卡

斯塔聶達（Fernão Lopes de Castanheda, ?-1559）也

曾說他是“一個小心謹慎而好奇的人”（9）。若奧．德

．巴羅斯（João de Barros, 1496-1570）儘管沒有忘

記“藥劑師並非是一個具有這樣品質的人”，但仍再

次提到他對“探究和瞭解事物的”好奇心以及“對一

切充滿朝氣蓬勃的熱情”，還強調他“對文字天生的

判斷力”（10）。

在沒有具體證據的情況下，我們也許可以下這

樣的結論，即托梅．皮雷斯儘管沒有受過大學教

育，卻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曾經在“閒散的”日

子即在休閒的日子裡“博覽群書”。（11）的確，他關

於東方地理的珍貴著作就是一個不多見的旁徵博引

的典範，其中涉及“哲學大師”亞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322）、關於“地中海風物”的“概要”和古老

的地理“著作”，例如（13世紀）倫巴第的“安塞爾

莫修士”的“宇宙論”或者托勒密（100-178）的著作。

（12）然而，所有這些內容的引述都泛泛而已，可能並

非完全來源於實際的閱讀，有可能是皮雷斯在他成

長的宮廷環境和最初的工作環境中有機會在皇家圖

書館中查閱過那些書籍。《東方概要》中其它一些引

述還涉及到《舊約》的一些章節，例如關於波斯君主

16世紀末的一幅表現爪哇島班坦港（Bantan）的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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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業績的內容。（13）

然而，可能在皮雷斯進行人文學習的同時，毫

無疑問，他在其藥劑師的職位上獲得了深厚造詣，

正是他的這種職業才能使他被王室任命為印度“藥

材總管”，享有“三萬雷亞爾”和“二十個藥園”的

年俸。（14）但他的職業學徒期應當同時具有實踐的特

點，因為當他在著作中論及藥品和香料時，從不引

經據典，而是相反，採取的是全盤憑經驗判斷的態

度。王室賦予藥劑師的職位是重要的，因為他應當

監督從印度用船運往葡萄牙的亞洲藥材的選擇、收

購和加工的全部過程，以避免將劣質商品裝船。在

托梅．皮雷斯到達印度斯坦前不久，葡萄牙的船隻

曾裝運過價值可疑的“一批蒿草”和在馬六甲購買的

“一批霉爛的大黃”。（15）任命藥材總管的目的正是

要避免此類事情，保證葡萄牙對東方貿易更加有利

可圖，同時派駐亞洲的總管還可以滿足直接來自葡

萄牙的定單。

托梅．皮雷斯是在1511年起程赴東方的，因為

人們知道，他是隨堂．加西亞．德．諾羅尼亞（D.

Garcia de Noronha, ? -1540）的艦隊旅行的。在這

一年，此艦隊有六艘船從里斯本出發。（16）他在亞洲

的第一站似乎是坎納諾爾（Cananor）（17），在那裡，

他始被任命從事的職務。不久，當時的葡屬印度國

總督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A f o n s o  d e

Albuquerque, 1462-1515）認為他是一個“可依賴的

人”，決定派他去馬六甲調查在葡屬馬來西亞的葡

萄牙王室官員中發生的許多不正常的情況。（18）1512

年7月，我們的藥劑師抵達了葡萄牙人剛剛以武力佔

領了一年的葡屬馬來西亞的這個戰略城市。以後的

幾年裡，他曾擔任過各種與藥材和香料貿易相關的

職務，對這一領域有了深刻的瞭解並積攢了大量財

富。1512年底，皮雷斯到達馬六甲尚不足六個月，

他在當時寫給一個兄弟的信中儘管抱怨那裡的氣候

和艱苦的生活環境（20），卻說自己“比你能想象到的

還要富有”（19）。

正如人們所見到的那樣，皮雷斯在馬六甲的停

留由於1513年3 - 6月的一次海上遠征而中斷，在那

次行動中他擔任了那支曾到過爪哇許多港口的葡萄牙

船隊的總管。（21）《東方概要》在不同的章節紀錄了他

曾到過巽他咖留巴（Sunda Calapa）、淡目（Demak）、

賈帕拉（Japara）、西達嶼（Sidayu）、杜板（Tuban）、

錦石（Gresik，即格雷西 Agracim），以及爪哇島北

部沿海的其它地方。皮雷斯有可能在這次和其它的旅行

中，還到過蘇門答臘島的一些沿海地區，例如帕塞姆

（Pasei，即 Pacém）、阿魯（Aru）、魯帕島（Rupat）、

金寶（Kampar），瓜拉通卡（Kualatungkal，即 Tuncal 通

卡）、占碑（Jambi）和巴魯斯（Barus）。（22）在他

的地理著作的某一章節，皮雷斯在談到蘇門答臘島

時曾明確無誤地說：“我從後面到了這個島，有 15

里格遠。”（23）同時，我們的藥劑師在這部地理著作

的另外一個段落中似乎想告訴我們他還曾到過勃固

（Pegú），“在所有我們見到過和瞭解的地區中，這

片土地是最富庶的。”（24）葡萄牙人與勃固的馬達班

（Martabão）港的定期來往在 1512 年就開始了，因

此，皮雷斯曾參加過前往印度支那西海岸的定期航

行並非完全不可能。（25）

1515 年 1 月，在馬六甲居住了兩年半之後，托

梅．皮雷斯開始返回印度。有可能的是，積蓄了一

筆可觀財富的葡萄牙藥劑師計劃盡快返回葡萄牙。

其實，他在一封家書中就曾提到思念“每個人都身

在故鄉，大家都講葡語”那樣的“巨大歡喜”，甚至

懷疑積攢的財富是否能夠補償自己經歷過的如此多

的工作和危險。（26）我們無從瞭解直到1515年年底

皮雷斯的經歷，但他可能返回歐洲的計劃很快就被

擱置一邊，因為在同年9月，新的印度總督洛伯．蘇

亞雷斯．德．阿爾貝加利亞來到了印度海岸，他的

使命之一就是派遣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

（Fernão Peres de Andrade, 1490-1552）統領的艦隊

立即“建立與中國的聯繫和友誼”（27）。在此次遠征

中，應當將一位使臣帶去廣東，以便從那裡嘗試接

觸中國的權力中心，建立與葡萄牙人之間的一個和

平、互利關係的基礎。（28）

由於當時一系列奇特的原因，充當使臣的任務

賦予了我們的托梅．皮雷斯。首先，他是一個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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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信賴的人，除了年齡所賦予他的威儀之外，在

東方居住的短短時間裡使他積蓄了可觀的財富。同

時，他又是一個下層人物，如果與中國人的關係未

能如預料的那樣發展的話，可以為了國家的利益而

犧牲。再其次，由於他所具有的不可否認的職業才

能，藥劑師是瞭解那些據說存在于天國的“許多藥

材”的最合適的人。（29）第四點原因就是，葡萄牙人

對東方亞洲的興趣基本上是在貿易方面，因此一個

有經驗的藥材總管可以對與中國人的未來關係所具

有的各種潛力做出應有的判斷。最後，正如前面提

到的，皮雷斯是新任總督洛伯．蘇亞雷斯．德．阿

爾貝加利亞的私人朋友，青年時代就有過來往，這

一點特別促成了對他的任命。

1516 年 4 月底，在經過了數月準備之後，費爾

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離開印度斯坦海岸，前

往馬六甲，藥劑師兼總管就在船上，他被臨時提拔

到葡萄牙國王派赴天國使臣的高位上。（30）正如人們

知道的那樣，托梅．皮雷斯在這次旅行中一去未

返，因為在葡萄牙第一個赴北京的外交使團遭遇一

系列失敗後，他被中國當局阻止離開帝國的領土，

並在一個不能確定的日期，也許是在1527年前後，

在廣東省的某個地方去世。（31）但是，在起程走上不

歸之路之前，托梅．皮雷斯也許猜到了自己難以預

料的命中注定的前途，留下了他在此前三年之中特

別是在馬六甲期間發奮撰寫的關於亞洲的內容豐富

而寶貴的《東方概要》一書的珍貴手稿。（32）

毫無疑問，《東方概要》由於其涉及領域寬廣、

內容深刻而多樣、篇幅宏大及富於前瞻性而成為16世

紀葡萄牙最重要和給人最深刻印象的地理著作之一。

在三年多一點的短暫時間內，在繁忙的日常事務中，

托梅．皮雷斯收集了從紅海到中國、到日本和因蘇林

迪亞（Insulíndia）最遠島嶼的整個海上亞洲的大量資

訊。他的著作中各個部分的許多內容在幾十年或幾個

世紀中都保持着完全的現實性，這不僅是因為葡萄牙

藥劑師對他的著作進行了獨到的篩選並且格外嚴格，

還因為《東方概要》中涉及的許多資料對於歐洲的地

理知識領域都是絕對的新鮮事物。（33）皮雷斯的著作

最突出的特點之一就是這樣一個事實：從表面看，它

不以歐洲從前的任何文獻為基礎。

在葡萄牙人開闢好望角航線之前的幾個世紀

裡，歐洲較具有開拓精神的旅行家就已經訪問過東

方的許多地方。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對旅行做過奇

特的描述，其中一些還得到比較廣泛的傳播，甚至

傳到葡萄牙。明顯的例子就是廣為人知但當時已經

過時的馬可．波羅（1254-1323）的《遊記》（Livro

das Maravilhas de Marco Polo），它大致作於1292

年前後，並立刻以傳抄的方式流傳。1502年，瓦倫

廷．費爾南德斯（Valentim Fernandes, 1450-1519）

首次在里斯本用葡文出版了書名為《馬可．波羅》

（Marco Paulo）的文集。此外，還可以追溯到兩位

意大利旅行家康蒂（Nicolo de Conti, 1395-1469）和

瓦爾塔馬（Ludovico di Varthema, 1470-1515）幾乎間

隔一個世紀的更新的記錄，他們在亞洲旅行時到達印

度尼西亞最西部的島嶼。前者的記 了1419年-1444

年之間漫長的旅行，起初被意大利人文學者波焦．布

拉喬利尼（Poggio Bracciolini）收入一本名為“印度”

（India recognita）的書中，隨後於1492年在克雷莫納

（Cremona）首次出版。其葡文版出現在前面提到的瓦

倫廷．費爾南德斯出版的《馬可．波羅》文集中。後

者以自傳體形式描述了16世紀第一個十年中的旅行，

並於1519年在羅馬首次出版。（34）

然而，也許除了間接提到我們將在後面談到的

曼德維爾（John de Mandeville）杜撰的旅行之外，

在《東方概要》裡沒有上述那些以及歐洲其它有關亞

洲風物著作的任何重要蹤跡。托梅．皮雷斯在寫書

時沒有提及當時已有的文獻，毫無疑問，他堪稱是

一位真正的開創性著作家。首先，因為他的著述特

別是以當時葡萄牙人佔領的東方商埠中最東部的馬

六甲為起點，這是葡萄牙正在實施的亞洲地理開發

中的一個繁忙的前沿基地。其次，因為在收集那些

歐洲從前知之甚少或者完全陌生的亞洲許多地方的

豐富資訊時，他極大地擴展了西方地理知識的視

野。第三點，因為他在寫作過程中，採用了真正創

新的手法，特別以親身經歷為憑據。事實上，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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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藥劑師在他著作的緒論中就堅持遠離那些“為追

求新奇而非講求實踐而寫作”的人，強調自己尊重

的是“我們在這裡感受、經歷和見到的一切”。除此

之外，當完全不可能做第一手觀察的時候，皮雷斯

具有與可靠目擊者一起“進行研究的勤奮精神”。（35）

很難下結論說寫這樣一部東方地理著作的想法

是出自托梅．皮雷斯自己，還是由於阿豐索．德．

阿爾布克爾克在藥劑師從印度起程去馬六甲之前給

他的明確建議。當時，著名的總督正忙於通過建立

一個龐大的商棧和要塞網並依托一項旨在接近某些

亞洲強國的政策來鞏固葡萄牙在亞洲的地位。這個

暗含着帝國規模的過程不能缺少直接或間接與葡萄

牙相關的地區的全面而嚴格的資訊收集。那麼，這

正是《東方概要》的目的：全面而詳盡地描繪出可能

與葡萄牙王國相關的海上亞洲各地區的全貌，以便

參與亞洲貿易並獲得利益。

當然，貿易和商品是托梅．皮雷斯著作的首要

着眼點，他在書中明確地說道：“商品的交流是如

此必需，沒有它，無以維繫世界。”“王國因它而聞

名，人們因它而偉大，城市因它而獲得榮耀，戰爭

與和平皆因它而發生。”（36）因此，藥劑師著作最直

接的目的僅僅在於紀錄那些與馬六甲有貿易來往的

地區。（37）所有“對貿易無利的”（38）其它地區由於

“不聞名”（39）而一律被《東方概要》邊緣化。從著作

們一開始就表露出的這種意圖得到了切實的體現，

因為，托梅．皮雷斯系統地從紅海寫起，一直寫到

整個海上亞洲，突出了每一個地區的主要港口以及

在那裡進行交流的商品、價格、貨幣、通用的度量

衡、通行的關稅，採用的匯率、航線和使用的旅行

日程表，《東方概要》還記載了非常豐富的直接或間

接與貿易狀況相關的其他資料。因此，關於已有記

載的眾多地區，我們的藥劑師提供了許多補充資

訊，例如有關政治制度的性質、大部分居民的信

仰、軍事潛力、當地的可用船隻、外國僑民的生活和

地位以及某些語言的特色。這些資料大部分對葡萄牙

王國的計劃有立竿見影的作用，因為在選擇用何種方

式接近那些尚不瞭解的亞洲某些地區並與之建立關係

方面，這些資料具有決定性的指導作用。

托梅．皮雷斯的《東方概要》的全部內容在它寫

作的年代沒有發表過，並且祇在相當有限的範圍內

流傳。今天，它被人們瞭解是通過唯一一份16世紀

的原稿（40），那是藥劑師——赴中國的使臣——在

1516 年起程之前寄給里斯本堂．曼努埃爾一世國王

（1495-1521在位）的。今天從保存於巴黎的這份手

稿來看，整部著作的構成如下：

1）第一卷——從埃及到坎貝（Cambaia），包括

關 於 阿 拉 伯 、 埃 及 、 波 斯 、 坎 貝 、 卡 納 拉

（Canará）、  納爾辛格（Nars inga）和馬拉巴爾

（Malabar）的章節。

2）第二卷——從坎貝到果阿，包括關於德康

（Decão）和果阿的章節。

3）第三卷——從孟加拉到印度支那，包括關於

孟加拉、阿拉貢（Arracão）、勃固、暹羅、布拉馬

（Bramá）、柬埔寨、占婆（Champá）和交趾支那。

4）第四卷——從中國到渤尼（Bornéu）和呂宋，

包括中國、爪哇、小巽他群島、馬魯古群島、錫

蘭、琉球、日本、渤尼、呂宋和蘇門答臘。

5）第五卷——祇有關於馬六甲的唯一一章。

通過對手稿的細心分析可以推斷，在不確知時

間進行裝訂時，一些章節被調換了位置，因此，資

料在地理順序上並不是絕對連貫的，可能在將來出

版時，必須考慮這種情況。經過對材料的重新整理

發現，儘管從紅海到日本、到香料群島的整個海上

亞洲都被包括進去了，可是，從篇幅和深度來看，

並非所有亞洲地區都被同等對待。

巴黎手稿共有60張兩面書寫的對開頁，分佈情

況大致如下：

1）西亞（埃及、阿拉伯和波斯）6 對開頁；2）

南亞（印度和錫蘭）11 對開頁；3）東亞（中國、琉

球和日本）3 對開頁；4.1）東南亞大陸4 對開頁；4.

2）東南亞海島36對開頁。

從數量上看，《東方概要》根本的資訊核心是東

南亞，它所佔的篇幅超過了所有其它亞洲地區總和

的兩倍。皮雷斯對亞洲這部分地區尤其是因蘇林迪

 源自葡萄牙的東南亞地圖（1570）。引自：奧特利烏斯 (Abraham Ortelius) 的《世界概觀》(Theatrum Orbis Terraru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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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保存的托梅．皮雷斯《東方概要》的手稿（16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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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給予的特別重視基於若干原因。一方面，葡萄

牙人之青睞於東方主要是由於貿易原因，為尋求稀

有而昂貴的藥材和香料，他們夢寐以求的自然產物

多半正是來自東南亞，其中的一些種類（例如香石

竹、肉豆蔻樹）除了在大印度尼西亞群島，在世界

上任何地方都是沒有的。另一方面，從蘇門答臘向

東包括了三千多個島嶼的亞洲海洋地區對當時的歐

洲人來說，是最陌生最神秘的地區之一。祇要回憶

一下就可以看出，在葡萄牙人到達印度的幾年以

前，熱那亞人哥倫布（1451-1506）就在整個歐洲造

勢，並取得了某些成功，聲稱他的海上遠征已經到

達了經典地理學家所說的“金色半島”（A u r e a

Quersoneso），即傳統上的馬來半島（41），但實際上

他祇是到達了中美洲東海岸。最後還有一個原因，

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托梅．皮雷斯是在馬六甲準備

他的地理著作的，當時那裡是因蘇林迪亞廣大的貿

易網的交匯點。要對亞洲最東部地區的地理情況進

行詳盡的調查，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比該處更

合適，因為正像托梅．皮雷斯自己說的那樣，馬六

甲“是一個因商品而存在的城市，比世界上的所有

其它城市更合適，這裡是季風角，季風開始的地

方。”（42）在另一個段落，在提到這個重要的葡萄牙-

馬來城市的世界性時寫道：“在這個馬六甲港口，

常常可以遇到八十四種方言，每一種方言自成一

體。”（43）

但是，也許值得強調的是，從對東南亞資料的

編排上看，著作的首要核心似乎是對馬六甲的論

述，雖然這部分內容現在的排位是在巴黎手稿的最

後部分。（44）事實上，葡萄牙藥劑師著作的這個部分

的 述總是將與這個葡萄牙－馬來港口保持貿易關

係的其它亞洲地區的描述放到靠後的位置。由此看

來，應當注意的是，1512年11月，在到達東南亞之

後短短的六個月中，托梅．皮雷斯就已經開始準備一

份關於“馬六甲風物”的有份量的報告，以便在可能

的時候寄往里斯本呈遞給“我們的國王陛下”（45）。這

肯定就是基本以馬六甲和因蘇林迪亞為中心的具有

開創性的地理著作的雛形。把《東方概要》變成一部

亞洲地理著作的想法祇是後來隨着手邊資料的積累

才有的。可以說，有關從紅海到科摩林角（Cabo do

Comorim）的亞洲地區的消息在1513年下半年非常

多（46），為這種想法的產生提供了基礎。

總之，不應忘記的是馬六甲在亞洲大量海上貿

易的大背景下所佔的中心位置，那裡通常聚集着來

自從非洲西海岸到遙遠“天國”沿海的所有東方大港

的船隻。用托梅．皮雷斯自己的話說，在馬六甲，

有“開羅、麥加、亞丁的摩爾人；有阿貝欣人

（ a b e x i n s）、基洛亞人（Q u í l o a）、馬林迪人

（Melinde）、霍爾木茲人、安息人（Pársio）、土耳其

人、土庫曼人（ t u r q u i m ã e s）、亞美尼亞人

（arménios）、基督徒、胡茶辣人（Guzarate）、喬

爾人（Chaul）、達布林人（Dabul）、果阿人、達克

姆人（Daquém）、馬拉巴爾人和克林人（quelins）；

有奧里薩（Orixá）、錫蘭、孟加拉、阿拉貢、勃

固、暹羅的商人；有吉打人、馬來人；有帕奧人

（Pão）、帕坦人（Patane）、柬埔寨人、占婆人、交

趾支那人、中國人、琉球人、渤尼人、呂宋人；有

丹戎浮拉人（Tanjapura）、拉威人（Lave）、班卡

人（Banca）、靈格人（Linga）〔⋯⋯〕、馬魯古人、

班達人（Banda）、比馬人（Bima）、帝汶人、馬都

拉人（M a d u r a）、爪哇人、巽他人、帕林邦人

（Palimbão）、占碑人（Jambi）、通卡人（Tuncal）

〔⋯⋯〕、安德拉吉利人（Andragiri）、卡伯人（Capo）

〔？〕、甘巴人（ C a m p a r ）、梅內卡伯人

（Menencabo）、希亞人（Siak）、魯帕人（Rupat）、

阿瓜人（Arqua）〔？〕、阿魯人、巴塔人（Bata）

〔⋯⋯〕、帕塞姆人、佩迪爾人和馬爾代夫人”。（47）

一個葡萄牙商棧的高級官員，祇要他有足夠的熱心，

就不難獲得《東方概要》中記載的關於度量、產品、

旅行路線和日程、社會及文化習俗、以及政治軍事情

況的各類資訊。而我們的作者經常使用這樣一些表達

方式，如“我從許多人那裡證實”，或者“商人們

說”，或者“這裡的人們說”。（48）那麼，是否可能

比較嚴格地確定葡萄牙藥劑師著作中那些資訊的主要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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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面所說，托梅．皮雷斯沒有讀過歐洲從前

的重要文獻，更不要說關於海上亞洲最東部地區的

記載。實際上，在《東方概要》中並沒有肯定是出自

早先歐洲遊記的內容。為數極少的可能來自歐洲發

表的地理著作的痕跡，一方面是關於某些作者所提

供的資訊存在缺陷而“應當從他們的著作中刪除”這

樣的暗示（49），另一方面是談到從很早的時候起歐洲

地理學界傳統上認為存在於東方的一些傳說。在當

時，藥劑師提到居住在印度斯坦王國的一個島上

“被我們稱之為‘亞馬遜族’的婦女”；在另一處，

他談到蘇門答臘附近一個島上的居民“全為女性”，

人們傳說她們是“通過風受孕的”；還有一處提到巴

布亞島上“耳朵大到能當披蓋的人”。（50）

這些傳說的內容可能是皮雷斯曾讀過或者聽說

過《曼德維爾世界奇觀》（Livro das Maravilhas do

Mundo de John de Mandeville）——14 世紀中葉一

個佚名匈牙利物理學家那麼著名又那麼荒誕離奇的

海外遊記——一書並受到啟發。奇怪的是，當托梅

．皮雷斯擔任葡萄牙王室藥劑師的時候，王室圖書

館中就有一份該書的手稿（51）。但關於其真實性，應

當強調的是，我們的作者對所有這些傳說持有十分

懷疑的態度。所以，在提到可能存在的“女人島”

時，他說“這種信念存在於民間，就像亞馬遜族存在

於民間一樣”（52）。關於巴布亞人的大耳朵，他說自己

《馬來亞史話》手稿（16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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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來沒有遇到過有誰見過曾看到過大耳朵的人”，並

由此得出結論說“它存在的可能性極小”。（53）總之，

對於他來說，經驗的標準或目擊者可靠的資訊高於

對從前書本的信任。

《東方概要》的寫作曾多次被作者打亂，為的是

“以書面形式紀錄”下作者在亞洲的旅行中有機會觀

察到的許多“重大事情”。但遠不止於此，因為，托

梅．皮雷斯在他的地理著作中開宗明義地強調曾與

第三者“努力研究”他沒有見到的一切。（54）這樣，

他建立了超越傳統的新知：當作家不能親臨某些地

方去確認自己的疑問的時候，便對“到過那裡的人”

即具有在場目擊者身份的人寄予全部的信任。（55）或

者說，葡萄牙藥劑師收集的資訊基本上歸功於親身

經歷和一大群資訊提供者。誰是這些資訊提供者？

一方面，印度的葡萄牙當局的官員，包括那些定期

到馬六甲來的船長、水手或商棧總管及他們講述的

在海上亞洲各地旅行時獲得的印象。另一方面，托

梅．皮雷斯同樣還接觸那些到馬六甲的商人、海員

和從亞洲各地來的亞洲使臣。（56）收集的資訊既可

以是純粹口頭交換印象的產物，也可以來自書面的

記錄或繪製地圖的工作。要逐一確認針對亞洲每一

地區所使用的資訊來源是件困難的事情。但有一個

例子值得特別注意。關於馬六甲，托梅．皮雷斯描繪

了該地區在葡萄牙佔領之前的歷史狀況，有幾處記載

似乎是轉抄自馬來或爪哇的文獻記錄，因為他多次提

到“爪哇人的歷史”和“編年史”（57），這表明我們的

藥劑師有可能接觸過關於馬來亞歷史的 17 世紀初

《馬來亞史話》（Sejarah Melayu）（58）的雛形之一。

《東方概要》關於馬六甲和因蘇林迪亞的根本和

核心意義可以通過下面的另一個論據加以證實。托

梅．皮雷斯在作為葡萄牙王國的使臣起程赴中國前

不久，曾將其著作的一份副本寄往葡萄牙，這件副

本被長時間保存在里斯本的王室檔案中，在以後的

許多年中鮮為人知。當時由於顯而易見的戰略目

的，葡萄牙極力從數量和內容上限制向歐洲傳播有

關馬六甲以東亞洲地區的資訊。然而更主要的是由

《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的書》(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 1512)
 中印度尼西亞的潘塔爾島 (Pantar) （左）和阿洛島 (Alor) （右）全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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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大約從 1 5 1 2 起從西班牙傳來的令人警覺的傳

聞，猜測西班牙人企圖從西面到達早已被葡萄牙人

命名為馬魯古群島的傳說中的香料群島。 1 5 1 2

年，麥哲倫到達了因蘇林迪亞最東部的群島和後來

被稱為菲律賓的群島，他的遠征後來引發了著名的

“馬魯古群島問題”，這場外交爭端導致了 1529 年

葡萄牙王國和西班牙王國劃分了對印度尼西亞群島

——亞洲許多最昂貴的香料產地——的佔有權。（59）

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爭論馬魯古群島問題的那些年

裡，準確地說是在1525-1528年間，人文學者安德列亞

斯．加瓦熱羅（Andreas Navagero, 1483-1529）曾到過

里斯本，其目的之一包括收集葡萄牙方面關於亞洲的資

訊。（60）在所獲得的資料中，這位意大利人得到了一份

《東方概要》副本，將其帶到威尼斯，並將它交給當時

正在系統地整理各類遊記（61）的學者賴麥錫（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 1485-1557）。但這份在里斯本得到

的托梅．皮雷斯著作的副本非常不完整，因為它缺少了

幾乎佔原書三分之二的關於馬六甲和因蘇林迪亞的部

分。賴麥錫把這部書的意大利文版發表於1550年在威

尼斯 （6 2 ） 出版的其著名的遊記集《航海旅行》

（Navigationi et Viaggi）的第一卷中。在關於〈東方王

國、城市和居民的一般情況〉的前言裡，威尼斯的編輯

在抱怨此書來之不易時說：“費了很大力氣，經過許多

困難，才從里斯本得到了一份副本，它卻不全。”（63）

然而，那份副本上沒有作者的名字，其原因肯定是它缺

少了唯一出現“托梅．皮雷斯”名字的署名頁（64），所

以在出版的時候也沒有作者署名。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

可以解釋當時伊比利亞半島的形勢使其然，葡萄牙對所

有關於因蘇林迪亞最東部地區的資訊都守口如瓶，為的

是不讓可能的爭奪者對這片地區有過多的瞭解，而《東

方概要》正是記載了當時歐洲人獲得的關於東南亞島國

的最詳實最準確的資訊。

正像人們看到的那樣，《東方概要》關於馬六甲

和因蘇林迪亞的章節祇是在幾十年後當“馬魯古群

島問題”成為歷史的時候才在葡萄牙被使用，儘管

如此，它仍然僅僅被那些在與王國政權十分接近的

環境中工作的人使用。一方面，編年史學家若奧．

德．巴羅斯在他的1563年出版於里斯本的《亞洲三

十年代》（Terceira Década da Ásia）中在介紹馬六

甲和蘇門答臘群島時似乎就使用過托梅．皮雷斯著

作的一些材料。（65）另一方面，阿豐索．布拉斯．德

．阿爾布克爾克（Afonso Brás de Albuquerque），

著名總督的兒子，也曾查詢過葡萄牙藥劑師著作的

一個副本，甚至也許就是屬於阿豐索．阿爾布克爾

克的那一份，因為他在1557年在里斯本出版的《偉

人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傳》（Comentários）中

詳細介紹了從其它渠道難以獲得的馬六甲和因蘇林

迪亞的情況，特別是葡萄牙征服以前的情況。（66）

現在有必要詳細分析《東方概要》關於馬六甲和

因蘇林迪亞的章節，正如前面所說，它們是葡萄牙藥

劑師著作的核心，同時又是最具新意和篇幅最長的部

分。在篇幅上，這些章節的大致比例如下：馬六甲

（16 對開頁）；爪哇（9 對開頁）；蘇門答臘（8 對開

頁）；香料群島（5 對開頁）；渤尼（1 1/2對開頁）；

小巽他群島（1 1/2對開頁）。

在馬六甲，托梅．皮雷斯致力於收集關於城市

和四通八達的廣大貿易網訊息。實際上葡萄牙佔領

馬來商棧的根本目的在於商業目的，因此在 1512

年，急需更深入地瞭解那裡的整個異域世界。關於

馬六甲部分（16對開頁）作為整部著作篇幅最大的部

分是可以理解的（67），因為作者除了要提供一個葡萄

牙到來之前的複雜的政治歷史全景，還要提供包括

馬六甲附屬地區的地理和相關的人口和商品資源、

政治制度組織、公共制度、法律實施、繼承權、若

干社會慣例、外國商界、語言和宗教狀況等各類資

訊，當然還包括所有與貿易有關的一切，例如可用

的和缺乏的產品、貨幣、重量單位、關稅等等。

從數量和內容的重要性方面來看，居其次的是

“從新加坡附近的島嶼一直延伸到馬魯古群島”（68）部

分。那裡出現了對於歐洲的地理認識來說是最大的

新聞，因為葡萄牙人首次提到了許多對於當時的歐

洲來說完全不瞭解或知之甚少的地區。但顯而易

見，托梅．皮雷斯並沒有對整個印度尼西亞地區給

予同等的關注，因為他的目標遠非純粹的好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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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着眼於明確的實

用意義。事實上，

他在寫作中建立了

一個內在的等級，

從中可以發現與商

品世界和與葡萄牙

王國利益的明顯聯

繫，因最突出的資

訊重點是與所有這

樣的地區聯繫在一

起的，即具有可能

使葡萄牙人感興趣

的產品和利益。

“ 繁 榮 、 興

旺、富庶、有騎士

風度的爪哇島”

（第9對開頁）顯然

是被當作因蘇林迪

亞最重要的文明中

心而被非常精心地

“ 記 錄 和 描 述 ”

的（69），它不僅包

括了關於貿易有用

的資料，還包括了

許多社會及文化習

俗的資訊。有關爪

哇各個君主——他們中的許多人與馬六甲保持着密切

的關係——的資訊具有第一手的特點，因為正如前面

所說，托梅．皮雷斯曾到過該島的許多港口，這使

他甚至能夠記錄下爪哇島沿海的各位“pates”（70）

——“在馬六甲，這個詞的意思是官員，在我們的語言

中，它的實際意思是掌握民事和刑事管轄權力的總督”

——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為。（71）

接下來，相對重要的部分是蘇門答臘（第8對開

頁）和香料群島（第5對開頁），香料群島的內容還

包括班達（Banda）、安波那 (Amboíno) 和馬魯古群

島。蘇門答臘島顯然不應被忽略，因為它位於馬六

甲對面，葡萄牙人

與它又有經常性的

接觸，而且這些接

觸並非總是和平性

質的。（72）因此，

托梅．皮雷斯對它

的記錄比較詳細，

特別注意到了北部

沿海地區，同時也

沒有忘記內地的一

些君主。顯露出了

其親身經歷的一些

特點。一方面，稱

之為馬魯古群島

的這些島被看成

是屬於葡萄牙國

王的“航行和管

轄”範圍(73)，因此

給予極大的關注，

更何況一些最稀有

而昂貴的香料正是

來自因蘇林迪亞那

些遙遠的地區（74）。

最後，《東方概

要》還包括了關於

小巽他群島（1 1/

2 對開頁）和渤尼（1 1/2 對開頁）這兩個非常短的

部分。（75）對這兩個地區，托梅．皮雷斯特別從異國

商品的角度依稀預見了它們可能引起葡萄牙人興趣

的貿易潛力，關於這兩個島的信息量似乎直接與它

們在地區間和國際間的貿易格局中被給予的重視程

度成比例。

葡萄牙人沒有到達或者從貿易或戰略角度看對

他們沒有特別利益的因蘇林迪亞的其它地區被完全

排除在《東方概要》之外。托梅．皮雷斯曾在多處反

覆強調，在談及所有沒有密切參與貿易交往的地區

時（76），“我們的目的不在於對這些島嶼的描述”。

《利蘇阿特．德．阿布雷烏手抄古籍》（Códice de Lisuarte

de Abreu, 1564）中的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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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麥錫《航海旅行》（威尼斯，1550）第一卷中的托梅．皮雷斯的《東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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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都是唯一的和第一手資料。最後，它見證了歐洲

與亞洲尤其是與因蘇林迪亞關係的一個重要的歷史

時期。但不應當忘記的是，葡萄牙藥劑師的著作展

現的是一幅歐洲力量滲入之前的東南亞最後的宏大

畫面。從那以後，許多事情都發生了變化。儘管如

此，對於許多專家來說，托梅．皮雷斯的《東方概

要》仍然是一個很少有人研究的資料來源。（84）一項

有多學科、多國家人員參與的出版活動也許有助於

喚起人們對這部真正的葡萄牙地理文學經典的重

視。

【註】

(1) 關於托梅．皮雷斯的生平和著作的一般情況可見洛瑞羅著

《托梅．皮雷斯》頁43-47和該書的參考書目。

(2) 加斯帕爾．科雷亞，《印度的傳說》（Lendas da Índia），

L．蘇亞雷斯，第 4章（第 2卷頁 473）。

(3)《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書信集》（Cartas de Afonso de

Albuquerque），第7卷，頁59。所有原文引語都翻譯為現

代文字。

(4) 費爾南．洛佩斯．德．卡斯塔聶達，《發現史》（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第 4卷，第 4章（第 1冊頁 876）。

(5) 見賈依梅．瓦爾特（Jaime Walter），《西芒．阿爾瓦雷斯

及其印度藥材清單》（“Simão Álvares e o seu rol das drogas

da Índia”），頁127-128。

(6) 托梅．皮雷斯，《東方概要》，頁 345 。

(7)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遊記》，第91章，頁255-257。

有關門德斯．平托提供的資訊的爭論，見洛瑞羅的《費爾南

．門德斯．平托的中國》（“A China de Fernão Mendes

Pinto”），頁137-177。

(8) 加斯帕爾．科雷亞，《印度的傳說》，L．蘇亞雷斯，第4

章（第 2卷頁 473）。

(9) 費爾南．洛佩斯．德．卡斯塔聶達，《發現史》，第4卷，

第 4章（第 1冊頁 876）。

(10) 若奧．德．巴羅斯，《三十年代》（Década III），第2卷，

第八章（第 5冊，頁 217）。

 (11)(12)(13)  托梅．皮雷斯，《東方概要》，頁 134；頁 129-

133；頁152。

(14)《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書信集》，第 7卷，頁 4。

(15) 托梅．皮雷斯，《東方概要》，第 446 頁。

(16) 賈依梅．瓦爾特，《西芒．阿爾瓦雷斯及其印度藥材清

在某些段落中他甚至說，關於因蘇林迪亞，他的目

的並非面面俱到，而是要把“從甘巴海峽到班達、

從新加坡海峽到日本群島的無限空間”的記錄留待

比自己更有長處的其他著作，因為他的目的僅僅在

於談論“馬六甲與之交往”和“與馬六甲交往”的那

些島嶼。（77）

但在《東方概要》這些部分也順便記載了更具有

綜合性特點的資訊，表現出瞭解東南亞歷史的濃厚

興趣。例如，托梅．皮雷斯注意到對馬六甲的征服

引起的整個群島各地出現的暫時的解體。（78）例如他

將主要島嶼上參與貿易交往的沿海居民的謙恭與內

地人的粗俗進行比較（79）；強調印度尼西亞許多君主

之間的密切的親戚關係（80）；指出在葡萄牙人到來之

前約一個世紀中曾經存在過一個強大的爪哇帝國，

其時仍有一些痕跡存在（81）；強調伊斯蘭教近期以來

非常穩步地在整個因蘇林迪亞沿主要商路尤其是在

沿海地區的發展（82）—— 關於這一點，指出葡萄牙藥

劑師對伊斯蘭教所持的開放態度也許並非不合時

宜，因為儘管他無數次提到穆斯林君主和商界，卻

極少使用讓人認為具有貶義的修飾詞語，唯一的一

個例外是在《東方概要》的序言中曾提到“卑鄙、無

知和冒充先知的邪惡的虛假資訊”（83），但他的本意

明顯是另有所指。

結　論

托梅．皮雷斯的著作，正如在本文不長的篇幅

上表明的那樣，從不同的層次上說都具有特別的歷

史價值。首先，在歐洲歷史地理的範疇內，它是一

部革命性著作，因為它填補了歐洲對亞洲許多地

區，尤其是它的最東部地區的認識過程中出現的全

部斷層。其次，它是一部關於東南亞歷史的不可替

代的著作，因為它展現了與歐洲人到來同時發生的

特別動蕩時期裡的亞洲這一廣大地區的政治經濟全

景。第三，《東方概要》價值還在於它所記錄的關於

許多東方民族，特別是住在印度尼西亞群島無數島

嶼上的居民的民族學方面極其豐富的資料，其中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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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頁 138。

 (17)(19) 《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書信集》，第7卷，頁58；

第 7卷，頁 59。

(18)《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書信集》，第 1卷，頁 145 。

(20)《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書信集》，第7卷，頁58-59。

(21)《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書信集》，第 3卷，頁 93 。

 (22)(23)(24)  托梅．皮雷斯，《東方概要》，頁 260-287；頁

283；頁229。

(25) 見熱內維埃夫．布雄（Geneviève Bouchon），《葡萄牙早期

的巴賽和勃固之行（1512-1520）》（“Les premiers voyages

portugais a Pasai et a Pegou (1512-1520)”），頁127-157。

(26)《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書信集》，第 7卷，頁 59 。

(27) 費爾南．洛佩斯．德．卡斯塔聶達，《發現史》，第3卷，

第 152章（第 1冊頁 856）。

(28) 關於 16世紀葡萄牙人與中國的關係，見洛瑞羅的《貴族、傳

教士和中國官吏—— 16 世紀的葡萄牙和中國》(Fida lgos ,

Missionários e Mandarins - Portugal e a China no Século XVI)。

(29) 費爾南．洛佩斯．德．卡斯塔聶達，《發現史》，第4卷，

第 4章（第 1冊頁 876）。

(30) 關於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的廣東之行，見洛瑞羅

的《貴族、傳教士和中國官吏——16 世紀的葡萄牙和中

國》，頁191-246。

(31) 關於托梅．皮雷斯的外交使命，見洛瑞羅的《托梅．皮雷斯

失敗的北京之行》（“A malograda embaixada de Tomé Pires

a Pequim”），第 39-55 頁。

(32) 關於《東方概要》資料內容的詳細分析，見A．A．巴尼亞

．德．安德拉德（A.A.Banha de Andrade），《世界的新世

界》（Novos Mundos do Mundo），第 2卷，頁 580-627 。

還沒有進行《東方概要》和另一部 16世紀初亞洲地理的偉

大著作《杜亞爾特．巴爾博紮東方見聞集》（Livro de Duarte

Barbosa）之間的系統比較。但是，可參見路易斯．費利佩

．巴雷托（Luís Filipe Barreto）的評論，《發現與復興》

（Descobrimento e Renascimento），頁143-168 。

(33) 關於 15世紀和 16世紀歐洲對東南亞瞭解的全面情況，分別

見托馬斯．蘇亞雷茨（Thomas Suárez）的《東南亞早期的地

圖繪製》（Early Mapping of Southeast Asia）和唐納德．F．

拉什（Donald F. Lach）的《歐洲眼中的東南亞—16世紀》。

(34) 見洛瑞羅，《貴族、傳教士和中國官吏——16 世紀的葡萄

牙和中國》，頁45-87；彼得羅．巴羅齊（Pietro Barozi），

《瓦爾塔馬》（Ludovico De Vart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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